
新
年
新
景
象
，
今
年
香
港
會
新
增
三
個
免
費
電
視
台
，
分
別

是now

、
有
線
電
視
及
城
市
電
訊
，
在
三
股
新
勢
力
衝
擊
下
，
一

台
獨
大
的
無
㡊
如
何
應
戰
，
電
視
風
雲
湧
現
，
連
同
現
有
的
兩

個
免
費
電
視
台
，
香
港
將
總
共
有
五
個
免
費
電
視
台
及
兩
個
收

費
電
視
台
，
競
爭
異
常
激
烈
，
觀
眾
會
如
何
選
擇
？
廣
告
客
戶

會
如
何
分
配
廣
告
費
用
？
結
果
誰
勝
誰
負
？
會
否
有
電
視
台
被
淘
汰
要

關
門
？
這
些
有
待
分
曉
。
但
從
目
前
情
況
看
，
以
有
﹁
電
訊
魔
童
﹂
之

稱
的
城
市
電
訊
主
席
王
維
基
最
為
積
極
，
強
攻
無
㡊
的
黃
金
檔
電
視
劇

市
場
，
挖
走
無
㡊
劇
組
九
成
精
英
，
成
功
動
搖
無
㡊
的
陣
腳
，
因
人
手

短
缺
，
拖
慢
無
㡊
劇
集
製
作
，
監
製
要
落
手
落
腳
做
導
演
。

究
竟
王
維
基
有
甚
麼
雄
圖
偉
略
？
二
○
一
二
年
有
甚
麼
攻
略
？
有
哪

些
小
生
花
旦
已
加
盟
？
我
訪
問
了
他
，
從
早
反
映
了
一
台
獨
大
對
整
個

電
視
行
業
的
影
響
，
以
及
幕
後
人
的
辛
酸
。

問
王
維
基
是
否
挖
空
無
㡊
的
製
作
心
臟
，
令
無
㡊
陷
入
人
手
荒
以
至

陣
腳
大
亂
，T

V
B

出
動
高
層
加
人
工
、
加
花
紅
利
誘
，
以
加
合
約
綑
綁

幕
後
人
才
穩
定
軍
心
。
幕
後
挖
角
潮
看
似
已
平
定
，
但
衝
擊
卻
陸
續
有

來
。他

謙
說
，
只
希
望
電
視
行
業
因
有
更
多
競
爭
而
進
步
，
目
前
已
聘
請

了
三
百
名
員
工
，
據
知
其
中
佔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是T

V
B

舊
將
，
包
括

︽
巾
幗
梟
雄
︾
與
︽
義
海
豪
情
︾
的
金
牌
編
審
張
華
標
與
朱
鏡
棋
領
軍

的
創
作
組
，
已
計
劃
三
月
中
先
開
拍
兩
部
時
裝
劇
，
新
劇
最
快
九
月
登

場
，
首
年
製
作
二
百
六
十
小
時
劇
集
，
題
材
會
多
元
化
，
並
會
創
新
拍

歌
舞
電
視
劇
。

至
於
製
作
費
，
他
會
落
重
本
，
每
集
高
達
一
百
萬
，
是
無
㡊
現
時
劇

集
的
三
至
四
倍
，
盡
量
實
景
拍
攝
，
不
會
出
現
一
千
呎
的
公
屋
這
種
可
笑
的
佈
景
。

王
維
基
堅
守
出
品
要
認
真
、
高
質
素
，
誓
要
與
其
他
國
家
電
視
台
爭
一
席
位
，

他
暗
諷
無
㡊
的
劇
集
是
﹁
廣
播
劇
﹂，
他
說
：
﹁
我
要
做
有
演
技
的
劇
，
現
在
的

劇
集
甚
麼
都
用
對
白
交
代
，
如
電
台
的
﹃
廣
播
劇
﹄，
不
用
看
，
單
聽
便
明
白
。
﹂

他
說
他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辦
公
設
備
給
劇
組
人
員
，
他
們
竟
大
為
感
動
，
原
來
一

班
資
深
電
視
人
在
舊
電
視
台
，
多
年
來
連
屬
於
自
己
的
寫
字
㟜
也
沒
有
，
可
想
他

們
待
遇
之
惡
劣
。

由
於
篇
幅
有
限
，
只
寫
出
他
連
串
攻
勢
的
幾
個
巴
仙
，
已
叫
人
期
待
電
視
大
戰

的
來
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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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
乾坤

南
京
是
值
得
留
連
的
地
方
，
雖
然
我
只
是
來
來
去

去
，
而
且
又
都
在
夏
天
。
也
想
誇
說
誇
說
，
可
惜
知
道

的
太
少
；
現
在
所
寫
的
，
只
是
一
個
旅
行
的
人
的
印
象

罷
了
。

—

朱
自
清

今
年
大
除
夕
和
元
旦
，
我
是
在
南
京
度
過
的
。

去
月
杪
在
南
京
開
一
個
會
，
忽
然
有
一
個
想
法
，
不
如
在

南
京
過
年
。

產
生
這
個
念
頭
是
因
四
十
年
前
，
我
曾
到
過
南
京
，
自
此

後
沒
有
重
踏
過
這
個
城
市
。

那
是
一
九
七
一
年
，
是
我
的
旅
行
結
婚
。
那
個
年
代
，
流

行
旅
行
結
婚
。

未
去
南
京
前
，
憧
憬
的
是
朱
自
清
筆
下
的
南
京
，
令
人
心

焉
神
馳
。

單
是
朱
自
清
描
繪
南
京
風
姿
，
已
令
人
勾
魂
攝
魄
了—

逛
南
京
像
逛
古
董
舖
子
，
到
處
都
有
些
時
代
侵
蝕
的
遺

痕
。
你
可
以
摩
挲
，
可
以
憑
弔
，
可
以
悠
然
遐
想
；
想
到
六

朝
的
興
廢
，
王
謝
的
風
流
，
秦
淮
的
艷
蹟
。
這
些
也
許
只
是

老
調
子
，
不
過
經
過
自
家
一
番
體
驗
，
便
不
同
了
。
所
以
我
勸
你
上
雞

鳴
寺
去
，
最
好
選
一
個
微
雨
天
或
月
夜
。
在
朦
朧
裡
，
才
醞
釀
㠥
那
一

縷
幽
幽
的
古
味
。
你
坐
在
一
排
明
窗
的
豁
蒙
樓
上
，
吃
一
碗
茶
，
看
面

前
蒼
然
蜿
蜒
㠥
的
古
城
。
古
城
外
明
淨
荒
寒
的
玄
武
湖
就
像
大
滌
子
的

畫
。
豁
蒙
樓
一
排
窗
子
安
排
得
最
有
心
思
，
讓
你
看
的
一
點
不
多
，
一

點
不
少
。
寺
後
有
一
口
灌
園
的
井
，
可
不
是
那
陳
後
主
和
張
麗
華
躲
在

一
堆
兒
的
﹁
胭
脂
井
﹂。
那
口
胭
脂
井
不
在
路
邊
，
得
費
點
工
夫
尋
覓
。

井
欄
也
不
在
井
上
；
要
看
，
得
老
遠
地
上
明
故
宮
遺
址
的
古
物
保
存
所

去
。年

代
迥
然
不
同
。
朱
自
清
時
代
的
南
京
，
只
有
在
故
紙
堆
裡
去
尋

覓
。那

時
文
革
還
未
過
去
，
內
地
還
處
於
較
哄
鬧
和
落
後
的
年
代
。

這
趟
旅
行
，
路
線
由
北
京
、
南
京
、
無
錫
至
蘇
州
。
南
京
是
最
難
忘

的
一
站
。

那
是
炎
夏
時
節
，
甫
到
南
京
，
便
一
頭
栽
進
火
爐
。
當
時
南
京
是
中

國
三
大
火
爐
城
市
之
一
，
其
他
兩
個
城
市
是
重
慶
、
武
漢
。

在
南
京
，
我
們
真
正
嚐
到
了
火
爐
的
滋
味
。
那
個
年
代
，
中
國
大
城

市
酒
店
還
沒
有
冷
氣
設
備
，
南
京
也
不
例
外
。

我
們
下
榻
解
放
前
南
京
最
好
的
勝
利
賓
館
。

這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前
的
高
級
賓
館
，
全
部
是
木
結
構
，
木
樓
梯
、
木

地
板
，
老
舊
而
有
氣
派
，
房
間
只
有
在
天
花
上
安
置
的
一
枝
吊
扇
，
啟

動
時
發
出
一
陣
陣
悶
響
，
像
一
個
暮
年
的
老
頭
，
乏
力
地
甩
㠥
頭
，
搧

出
微
弱
的
薰
風
。

四
十
年
前
的
南
京
，
活
像
密
封
的
罐
頭
，
熱
氣
恍
如
一
個
千
斤
罩
，

死
死
地
扣
住
南
京
這
個
盆
地
。
街
上
的
樹
葉
紋
風
不
動
，
是
昏
頭
昏
腦

的
悶
熱
。

嚮
導
告
訴
我
們
，
南
京
人
因
天
氣
太
熱
，
上
班
時
間
是
在
下
午
四

時
。唯

一
可
以
解
暑
的
，
是
西
瓜
。
所
以
所
到
之
處
，
觸
目
所
見
，
人
們

都
捧
㠥
一
個
大
西
瓜
在
啃
，
吃
相
比
豬
八
戒
強
一
些
。

在
南
京
，
我
們
只
逗
留
三
天
，
所
以
再
熱
也
要
出
去
逛
。

我
頭
戴
草
帽
，
手
揮
蒲
扇
，
一
邊
喘
氣
，
一
邊
拚
命
喝
水
。
有
一
個

香
港
去
的
計
程
車
司
機
與
我
們
分
配
同
一
嚮
導
。
翌
天
，
嚮
導
告
訴
我

們
，
也
許
天
氣
太
熱
，
計
程
車
司
機
爆
了
血
管
，
入
了
醫
院
，
生
命
垂

危
。我

們
聽
罷
，
為
之
惻
然
。
遊
山
玩
水
的
興
致
大
減
。

有
些
景
點
，
也
一
定
要
逛
的
。
如
秦
淮
河
，
已
洗
盡
六
朝
脂
粉
了
。

在
如
林
的
紅
旗
、
標
語
中
，
她
一
動
也
不
動
地
躺
㠥
，
滄
桑
也
還
未
歷

盡
，
歲
月
留
下
的
是
一
片
蒼
白
，
姿
態
卻
是
優
雅
的
，
讓
人
們
暗
暗
緬

懷
她
的
往
昔
風
采
。

南
京
是
歷
朝
偏
安
之
所
，
造
成
南
京
人
較
平
和
的
性
格
，
就
算
在
風

起
雲
湧
的
激
烈
年
代
，
也
沒
有
像
其
他
地
方
鬧
得
那
麼
兇
，
古
蹟
是
相

對
較
完
整
保
存
下
來
了
。

︵︽
金
陵
去
來
︾
之
一
︶

南京的緬懷
彥　火

琴台
客聚

日
本
人
的
管
理
制
度
和
手

法
果
然
高
一
等
。
香
港
盛
極

一
時
之
日
本
資
金
百
貨
公
司

﹁
大
丸
﹂、
﹁
三
越
﹂、
﹁
松
㝴

屋
﹂
等
隨
㠥
日
本
經
濟
消
沉

而
一
家
家
地
撤
退
轉
手
，
至
今
所

剩
無
幾
，
但
迄
今
最
旺
的
仍
然
是

日
資
餘
裔
之
﹁
崇
光
﹂、
﹁
西
武
﹂、

﹁U
N

Y

﹂
等
百
貨
店
，
他
們
之
擺
設

布
置
、
地
方
整
潔
度
、
銷
售
服
務

態
度
等
仍
是
同
業
之
冠
，
井
井
有

條
，
貨
色
精
良
，
多
能
承
接
日
式

管
理
的
優
點
。

難
怪
內
地
開
放
之
初
不
少
開
公

司
百
貨
飲
食
旅
店
業
等
，
多
重
金

聘
港
人
管
理
層
出
任
管
理
和
人
才

培
訓
，
以
引
領
他
們
走
上
軌
道
，

直
至
近
年
內
地
人
已
學
得
一
二
，
又
多
了
外
國

教
育
後
回
來
之
﹁
海
歸
派
﹂，
此
﹁
港
式
人
才
﹂

才
沒
有
那
樣
吃
香
，
漸
漸
地
，
﹁
港
燦
﹂
更
因

不
熟
稔
內
地
作
風
習
慣
而
被
人
取
笑
，
由
此
亦

見
為
何
﹁
香
港
優
勢
﹂
正
慢
慢
消
退
了
。

且
看
大
半
年
前
有
內
地
人
遊
港
，
因
不
滿
導

遊
催
購
物
無
禮
而
打
了
導
遊
，
事
後
反
而
要
導

遊
之
旅
行
社
賠
款
作
和
解
，
估
計
是
內
地
人
已

認
為
可
以
﹁
吃
定
你
﹂
啦
。

但
反
過
來
內
地
輿
論
如
何
瞧
不
起
﹁
港
燦
﹂

也
好
，
香
港
法
制
嚴
明
，
社
會
管
理
大
體
上
有

規
有
矩
，
港
人
守
法
有
禮
卻
是
內
地
人
不
會
否

定
的
，
起
碼
在
﹁
商
業
忠
誠
度
﹂
方
面
他
們
早

用
雙
腳
和
銀
包
作
了
投
票
，
如
公
認
香
港
假
貨

少
，
不
單
是
醫
藥
、
化
妝
品
、
名
牌
貨
，
連
奶

粉
、
餅
乾
等
日
用
食
用
品
亦
紛
紛
來
港
入
貨
，

大
箱
小
包
攜
回
家
鄉
去
。
如
此
口
上
罵
手
掏
腰

包
買
便
可
知
心
態
，
因
此
不
得
不
佩
服
鄧
小
平

之
有
灼
見
，
一
早
說
定
﹁
香
港
要
五
十
年
不

變
﹂，
方
真
正
給
祖
國
示
範
一
個
好
榜
樣
，
因

此
，
港
人
只
要
繼
續
勤
勞
奮
進
，
也
不
必
要
樣

樣
向
祖
國
標
準
看
齊
，
才
真
正
發
揮
到
我
們
自

己
的
功
力
。

日式管理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很
久
以
前
已
經
明
白
﹁
期
望
愈
大
，
失
望

愈
大
﹂
這
道
理
，
其
實
不
論
是
對
事
業
、
愛

情
，
還
是
人
際
關
係
等
方
面
，
這
句
話
亦
帶

有
經
常
應
驗
的
真
確
性
。
不
過
，
在
我
的
人

生
之
中
，
這
句
話
應
驗
得
最
多
的
範
圍
應
是

在
﹁
觀
影
﹂
這
方
面——

有
朋
友
可
能
會
認
為
我
說

得
太
誇
張
，
但
作
為
一
位
影
迷
甚
至
是
影
癡
，
我
實

在
很
討
厭
那
種
看
完
爛
片
後
的
失
望
感
覺
。

由
於
近
年
的
工
作
愈
來
愈
忙
碌
，
所
以
我
的
﹁
看

片
量
﹂
也
正
一
年
又
一
年
地
減
少
。
寫
這
篇
文
章
的

時
候
，
正
是
快
要
踏
入
二
零
一
二
的
日
子
，
回
看
二

零
一
一
所
看
過
的
電
影
，
給
我
留
下
最
深
印
象
的
，

就
只
有
在
旅
途
上
看
到
的
印
度
電
影
︽
我
的
名
字
叫

可
汗
︾
和
徐
克
的
新
作
︽
龍
門
飛
甲
︾。

前
者
講
述
美
國
對
穆
斯
林
人
的
歧
視
問
題
，
是

人
在
他
鄉
而
偶
爾
因
孤
獨
而
發
掘
到
的
佳
作
，
後

者
則
是
在
聖
誕
假
中
，
純
粹
因
時
間
上
的
配
合
而

得
到
的
意
外
驚
喜
，
尤
其
近
年3D

大
熱
，
但
我
卻
一
直
未
被

這
門
新
科
技
打
動
，
反
而
認
為
它
令
觀
影
的
樂
趣
大
減
，
直

到
欣
賞
這
齣
電
影
內
刻
意
迎
合3D

技
術
所
設
計
的
場
面
，
我

才
突
然
因
這
科
技
感
到
微
微
的
興
奮
！

不
過
，
無
可
否
認
，
電
影
的
製
作
條
件
其
實
仍
未
能
追
上

徐
克
的
想
像
，
令
片
內
部
分
的
場
面
予
人
一
種
未
到
高
潮
就

已
經
草
草
了
事
的
空
虛
感
，
而
且
電
影
最
好
看
的
地
方
，
其

實
仍
是
當
中
的
戲
劇
而
非
特
技——

今
年
很
多
令
人
失
望
的
大

片
，
正
正
就
是
為
了
特
技
而
本
末
倒
置
，
忽
略
了
﹁
戲
劇
﹂

這
故
事
應
有
的
靈
魂
。

要
數
今
年
令
人
失
望
的
電
影
嘛
，
首
位
自
然
是
入
場
前
不

抱
期
望
，
但
離
場
時
仍
令
人
感
覺
失
望
的
可
怕
劣
作
︽
變
形

金
剛
︾，
其
次
則
是
︽
職
業
特
工
隊
：
鬼
影
約
章
︾—

後
者

的
水
準
其
實
不
算
太
差
，
也
許
只
是
因
過
去
幾
集
的
出
色
再

加
上
著
名
監
製J

J
A
bram

s

的
名
字
，
所
以
才
令
我
期
望
過
高

吧
！ 2011電影記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怎
樣
的
領
導
才
是
好

的
領
導
？
除
了
能
力
之

外
，
還
需
要
甚
麼
條

件
？︽

管
子
︾
裡
有
個
故

事
，
說
齊
桓
公
即
位
，
下
令

殺
牲
獻
祭
禱
告
上
天
。
負
責

祭
祀
的
祝
史
名
叫
鳧
已
疵
，

他
在
獻
肉
時
祝
禱
說
，
請
上

天
除
去
國
君
煩
苛
的
毛
病
和

多
虛
言
少
實
際
的
缺
點
。
齊

桓
公
聽
了
大
怒
，
狠
狠
地
盯

㠥
鳧
已
疵
。
在
獻
酒
祝
禱

時
，
想
不
到
鳧
已
疵
又
說
，

請
上
蒼
除
去
國
君
？
似
賢
能

的
毛
病
。

齊
桓
公
聽
了
此
話
，
怒
氣

到
達
巔
峰
，
恨
不
得
立
即
把
鳧
已
疵
殺

掉
，
以
洩
心
頭
之
怒
。
但
是
他
忍
下
來

了
。
之
後
齊
桓
公
把
當
時
的
心
理
狀
態

向
管
子
說
出
來
，
管
子
就
知
道
，
齊
桓

公
是
個
明
君
，
有
能
力
稱
霸
天
下
。

這
就
是
領
導
必
備
的
條
件
之
一
，
聽

得
進
諫
言
。

台
灣
大
選
還
有
幾
天
就
投
票
了
，
要

決
定
出
誰
當
台
灣
的
領
導
人
了
。
在
投

票
的
抉
擇
前
，
可
有
想
到
聽
得
諫
言
這

項
條
件
？

我
觀
察
了
台
灣
大
選
兩
個
月
，
每
場

辯
論
和
政
見
會
都
聽
了
。
結
論
是
，
就

聽
諫
這
項
而
言
，
馬
英
九
每
次
在
對
手

批
評
施
政
或
指
出
哪
裡
有
缺
失
時
，
表

現
一
定
是
他
受
教
了
，
回
去
一
定
和
幕

僚
討
論
如
何
跟
進
。
而
蔡
英
文
不
知
道

是
聽
進
去
或
跟
本
把
耳
朵
封
起
來
，
反

正
她
從
未
做
錯
過
，
就
連
她
明
知
自
己

烏
龍
，
也
要
誣
指
對
手
的
事
件
，
顯
示

的
是
她
根
本
就
不
會
聽
非
民
進
黨
的
聲

音
。
如
果
她
當
選
了
，
會
聽
得
進
諫
言

嗎
？
會
理
會
社
會
的
非
民
進
黨
聲
音

嗎
？在

聽
諫
言
上
，
誰
更
適
合
當
台
灣
領

導
人
？ 領 導

興　國

隨想
國

剛
去
了
高
雄
一
趟
，
才
發
覺
很

多
事
規
劃
不
來
，
而
這
才
是
出
遊

的
趣
味
。
出
遊
前
從
來
沒
有
打
算

要
在
高
雄
吃
西
餐
，
因
為
單
是
旗

津
的
海
鮮
以
及
夜
市
的
繽
紛
，
相

信
都
足
以
令
自
己
捧
腹
而
回
。
想
不
到

在
極
偶
然
的
機
會
下
，
湊
巧
在
書
店
發

現
了
王
宣
一
新
著
︽
小
酌
之
家
︾。
當
然

有
人
認
識
王
宣
一
是
因
為
她
是
詹
宏
志

的
妻
子
，
但
她
的
︽
國
宴
與
家
宴
︾
早

已
令
看
過
的
人
五
臟
翻
雲
覆
雨
，
而
我

更
被
她
的
︽
天
色
猶
昏
．
島
國
之
雨
︾

擄
走
心
神—

人
情
物
事
在
時
代
詭
辯

的
跌
宕
中
，
大
家
都
只
能
隨
緣
而
化
。

︽
小
酌
之
家
︾
則
是
一
本
介
紹
她
心
目
中

的
私
房
美
食
之
書
，
而
高
雄
中
只
有

﹁
梅
笙
法
式
小
館
﹂
榜
上
有
名
，
於
是
我

忙
不
迭
把
地
址
資
料
記
下
來
，
終
於
才
可
以
僥
倖

訂
到
座
位
大
快
朵
頤
。

事
實
上
，
到
高
雄
也
不
過
打
算
隨
意
走
走
，
所

以
也
沒
有
作
太
多
的
事
前
準
備
。
連
下
榻
的
華
王

也
是
興
之
所
致
隨
時
挑
選
的
，
豈
料
就
在
愛
河

旁
，
不
到
五
分
鐘
便
已
是
高
雄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所

在
地
。
我
不
過
在
高
雄
住
上
一
晚
，
卻
正
好
遇
上

資
料
館
策
劃
的
重
頭
作
﹁
台
灣
拉
美
影
展
﹂
開

幕
，
還
湊
興
聽
了
好
一
陣
子
的
講
座
，
想
起
拉

烏
．
盧
伊
茲
︵R

aul
R

uiz

︶
的
種
種
，
光
影
流
轉

總
是
奇
妙
。
而
就
在
愛
河
對
岸
的
河
東
路
，
正
好

屹
立
一
座
充
滿
地
道
居
酒
屋
風
情
的
﹁
東
京
酒

場
﹂。
我
自
己
禁
不
住
在
翌
日
上
飛
機
前
，
怎
樣
也

好
都
要
聽
㠥
日
本
的
老
酒
謠
，
灌
下
生
啤
，
小
酌

一
個
歡
樂
時
光
，
才
願
意
收
拾
心
情
回
港
。

其
實
在
高
雄
本
來
還
有
一
個
任
務
，
就
是
觀
賞

不
太
可
能
在
香
港
上
畫
的
日
本
片
︽
革
命
青
春
︾，

可
惜
早
已
下
檔
，
還
好
三
谷
幸
喜
的
新
作
︽
鬼
壓

床
了
沒
︾
趕
及
在
年
關
前
上
映
，
總
算
是
一
得
補

償
了
一
失
。
阿
部
寬
今
次
與
深
津
繪
里
合
演
律
司

行
中
的
上
司
與
下
屬
，
前
者
的
喜
劇
細
胞
得
以
盡

情
發
揮
，
猝
然
而
逝
後
的
安
排
反
而
更
教
人
忍
俊

不
禁
；
後
者
從
來
都
是
多
面
能
手
，
這
次
由
純
情

而
生
成
的
梗
直
，
最
後
更
成
功
建
構
出
個
人
自
信

的
轉
化
，
同
樣
看
得
人
心
曠
神
怡
。

二
○
一
一
年
，
確
實
算
是
有
個
美
好
的
終
結
。

高雄一瞥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好友兒子18歲即赴美國密西根州的一所小城唸
書，好友去美國看兒子時很輕而易舉地為兒子選
了輛奔馳。她告訴我在那個沒有公共交通的小
城，沒車不可以，有輛質量保險的車自己即便遠
離兒子也會比較放心。

好友說，好多在那裡上學的中國孩子都開㠥奔
馳。慢慢地連那個小城的警察都知道每天早上和
中午埋伏在學生宿舍區，守株待兔地等待從夢鄉
中驚醒的中國富二代急駕㠥名車超速飛奔到學
校。一次超速罰美元兩百，孩子們為了盡快趕到
學校，很少有人和警察理論，從錢包中輕鬆瀟灑
地掏出錢，盡快了結。美國警察簡單地開張罰單
收繳了學生交上的現金後，悻悻地看㠥又飛奔而
去的學生的車影，不知道這些不開票即收取的現
金，警察們回去怎麼處理，誰也不願去再理會這
個問題，只是那個小樹林中隱匿地聚集㠥警車越
來越多。這是2009年。

這個到處飛奔㠥奔馳的故事讓我不由得想起了
1996年我在美國開奔馳的經歷。

1996年我赴美國留學時雖然當時的中國已經將
國門打開的足夠大，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很
多，但是作為一名留學生，我還是不得不靠㠥打
黑工來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生活可謂拮据，買日
常所用東西都要算計好半天。早幾年赴美做商人
的哥哥為了讓我這個學習工商管理的商學院學生
和商業社會不要離得太遠，大手筆幫我買了輛二
手但狀態非常新的奔馳：棗紅色，190E，坤式，
真皮內飾，帶天窗和加速器。縱然在國內已看到
過很多開放初期的款爺駕加長林肯和日本皇冠，
但車對於我始終是非常模糊的一個概念，我並不
懂 它 的 物 質 和 商 業 價 值 。 我 甚 至 都 不 能 將
Mercedes-Benz的名字用很美式，很優雅的英文準

確表達出來，總被哥哥取笑。
哥哥教育我說，在美國，車詮釋㠥一個人的身

份和價值，他說得很乾脆，也很抽象。但對於我
這個課餘常常在餐館打工的人，哥哥花錢給我買
車，我一點都不以為然。

丹佛太常下大雪，奔馳車的後輪驅動裝置和加
速器常常讓我在雪中打滑，旋轉，嚴重的時候我
甚至控制不住車的方向，車轉向180度，衝㠥對面
來的車滑行，於是我賣掉了奔馳。換了車以後，
常有同學和朋友問我：「你的大奔呢？」美國同
學在停車場碰上也會詫異地問「What happened to
your Mercedes?」這時我才注意到奔馳原來吸引過
多少人的眼球。有時候，在校園中碰到不同級的
台灣同學，別人會介紹說，「這是某某。」「噢，
就是她開的大奔吧！」其實我那輛奔馳一點都不
大，是坤車，很精巧的。畢業後兩年的一次同學
聚會上，遇到當年的同學們，彼此大多都叫不出
名字，但很多人在見到我後，想一想，然後打一
個響指，激動地說：「奔馳一姐」。

那個時候我才慢慢地品味開奔馳時的一些經
歷：

第一次事故是下大雪時，車在雪中不斷打滑，
我將車頭調了360度後還不能停下，遭遇雪地巡邏
警察，我膽戰心驚的。警察沒有批評我，在我的
車終於慢慢停下來後，走近我讓我出示駕照，然
後很和藹地對我說：「這種車由於是後輪驅動，
馬力又足，雪地特別容易打滑，很危險。」他建
議我去裝一個雪胎，再在後背箱中加入沙包。

那個大雪席捲的夜晚，那位美國警察還友好地
告知我，我的後右車燈也壞了，他對我說，後車
燈壞了，後面駕車的人最不易發現，他告訴我要
盡快去車行換個燈泡否則也很危險。這位和善的

警察領引我去一個商店裡買了一盞車
燈。後來想起來，大概警察的好態度
也與奔馳不無聯繫，至少證明我應該
不是個社會混混。

上學第一天與剛認識的同學Karen
下課後一起走向停車場，碰巧我倆的
車放在一起，Karen說，「噢，這是
你的車。」她說，「來的時候其實還
有很多空位，但看到這輛車我覺得停
放在這個旁邊應該很保險，沒想到是
你的車，我們真有緣分。」後來我才
知道，Karen的車是沃爾沃450，是剛
上市的車型，價格也比較貴，她放在
我的旁邊是因為駕好車的人啟動，會
比較小心。

Karen家住在一座山上，擁有幾十英畝的林子；
開英國路虎的美國同學Paula家裡養了好幾匹大
馬，我們都是因為車常停在一起變成了好朋友。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還都要靠自
己打工來賺取學費，都比較節儉，打黑工的時間
也比較多，和美國人交往的也不多。我當時能和
這些美國朋友交成摯友，車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時隔十幾年，與Paula、Karen依然還是摯友，
提起這段已持續了17年的友誼，她們都感慨地
說，奔馳起了契機的作用。

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洛杉磯downtown一個加油
站，剛開進去，車還未定，幾個黑人兄弟跑上來
不由分說地開始給我洗車，我開門下來後和他們
開玩笑，「嘿，我沒有要洗車。你們強行洗我沒
有錢付的。」黑人兄弟們嬉笑㠥說，「騙誰呀，
奔馳主人沒錢，誰有錢。」這些都發生在1996至
1998年。

在更遙遠的1986年，一個住在美國芝加哥的中
國廣東人買了一輛奔馳，他不是商人，也不是演
藝界的，就是因為要牛一把，就買了輛好車。由
於住在芝加哥，氣溫非常低，他的奔馳車中沒有

暖氣，冬天太冷了，他就將一個小電爐搬到車
上，用點煙器來帶動暖爐。奔馳車和暖爐讓這個
哥們在芝加哥倍受矚目，覺得他很為中國人長
臉。差不多20年後我們去芝加哥在唐人街停泊我
的奔馳時聽到一位開飯店的中國老闆還在講這個
故事。

不知道會不會20年後有中國人再去丹佛大學上
學，駕㠥奔馳車偶遇到我的同學和認識的人時，
他們是否還會談到1996年學校裡跑㠥一位中國內
地來的女生開的「大奔」。

奔馳在美國的文化中沒有太明顯的顯現，人們
不會去大肆宣揚奔馳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開
了奔馳你收到的禮遇和實惠後，你知道，奔馳，
已作為一種文明和成功的象徵被人們根深柢固地
接受了。這是我不擁有奔馳後慢慢琢磨出來的。

1997年離現在已經比較遙遠，1986年已似乎不可
企及，2010年更多的中國小留學生將奔馳作為簡單
的代步工具，現在的中國似乎已從對車牌的認知
和艷羨的過程脫穎而出，奔馳也在中國的城市中
肆意奔跑。想起來十多年前駕奔馳我很有些恍若
隔世的感覺，不能不慨嘆社會和人們生活的改
觀。時代在一輛車的身上打下了這麼厚的烙印。

我在美國開奔馳

■時代在一輛車的身上打下了烙印。 網上圖片


